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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抗战老兵， 都有一部独特的抗战史
本报首席记者 郑蔚

80 年前的 12 月 13 日，南京保卫战悲壮地失败了。 保卫南
京的中国军队仅 10 万人， 而且多是淞沪战役后撤的残破之师；
而日军围攻南京的 “华中方面军” 则出动了 8 个师团、24 万之
众，其全部的装甲部队都用于进攻南京。

“这是一场从兵员到装备均为敌强我弱的战斗，中国军民为
保卫南京而进行了一场捍卫中华民族尊严之战。 ”研究这一历史
的南京师范大学经盛鸿教授说，“血战七日， 据日军参战部队内
部统计数据，中国军队毙伤日军 8000 余人，这与中国军队的台
儿庄大捷消灭日军的人数相近。 ”

12 月 13 日，南京城破，侵华日军开始了对我同胞实施长达

40 多天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灭绝人性的法
西斯暴行。

中国人民没有被侵略者的兽行所吓倒， 在中国共产党倡导
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全国各
族人民包括港澳台同胞、 海外侨胞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
绝的斗争， 终于赢得了自近代以来第一场抵御外侮的战争的胜
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2015 年 7 月 30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出， “抗
战研究要深入， 就要更多通过档案、 资料、 事实、 当事人证词
等各种人证、 物证来说话。” “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

料的收集工作， 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 尽量掌握第一
手材料。”

3 个月后，2015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名单公
布，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连红申报的“抗日老战士口述史
资料抢救整理”课题中标立项。

张连红教授说，1945 年抗战取得胜利之时， 中国抗日军队
有官兵 500 余万人。 72 年过去，目前在世的抗战老兵大约仍有
2 万余人，年龄几乎都在 95 岁左右，有的已逾百岁。 抢救抗战老
兵口述史料已经是时不我待，万分紧迫，刻不容缓。

让我们向每一位抗战老兵致敬！

老兵李连仲： 我们年轻人为了抗战， 都是不怕死的
我叫李连仲， 曾用名李培英，1918

年出生于河北保定。

转战南京、台儿庄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我们都

听说日本人侵略了，很残暴，老百姓很害

怕。我那会已经念了两年私塾和小学，到
1934 年，家里害怕我的安危 ，爷爷叫我

去南方找工作， 我就和一个同乡到了湖

北省襄阳市。恰好老 10 军在招考医生训

练班学员，我就报考了军医学习班。两年

多后我毕业了 ，1937 年分配到第 10 军

41 师，在野战医院做司药员。
1937 年 12 月， 从四川坐船到南京

参加保卫战，在栖霞山尧化门一带布防。
我们那会带了很多药品和器械。 因为药

品太多了，不能跟着部队，少校就让我和

另外 2 人在下关商埠街看着。过了 3 天，
还没有人来接，大概 12 月 11 日，上海退

兵和逃难老百姓很多，下关乱了。因为我

和少校关系好，于是提出我去找部队。先
雇了一条船， 走了一个多小时找到了部

队和少校主任。 主任说，上面来命令了，
南京不守了，晚上就要过江。我问：“那药

品怎么办？ ”再要坐船去下关，因为是上

水，要两个多小时，主任说来不及了。 我

们师长丁治磐说，我们守的地方是死地，
就找了几十只木船，找了 1 个团长指挥。

上完一只船，走一只船，再回来接着渡。
留在下关的另外 2 个人此后一 直 没 消

息，到底有没有走掉，至今也不清楚。 我

们那时 1 个师有 2 个旅、4 个团，过了江

又走了两个多小时， 向西过铁路到安徽

全椒，整了一下队。 又走了十几天，到湖

北麻城，又停下来整顿。
大约是 1938 年正月过年 ，74 军在

南京损失很大，第 10 军抽了几千老兵去

支持。 我听说 74 军需要医务人员，于是

和另外两个老兵去麻城县城找 74 军，最
后在湖北荆门找到 74 军 51 师。 大家很

欢迎我们，我们 3 个人，有 2 个分在野战

医院、1 个分在团卫生队。
1938 年要我们支援台儿庄，军部和

58 师在徐州下车，51 师在铜山下车。 下

车后， 我就去找房子住， 医院需要大房

子，我就找了个中学。大概下午三四点，9
架日本飞机先炸了火车站， 后炸了铜山

县城。
其实，我本来已经找好防空洞了，但

是看房子的人把后门锁了， 我就想躲到

城门头。我们院长就大喊，不让我躲到城

门头，让我去院子大门两边躲。我出门就

一直跑， 跑到城南找到一个防空洞躲了

起来。日本飞机飞走了，我回到住的地方

一看，原来想躲的城门头被炸了个大坑，
院长救了我。 几天后，台儿庄战役结束，
74 军奉命从徐州到郑州转武汉，又到九

江，在九江德安布防，准备武汉会战。

很多伤员救不下来

我们军隶属于第1兵团。武汉会战大

概1938年七八月间开打， 我们在江南有

20个师，日本有三四个师团，还有旅团。
打了半个多月，在打一个山头时，51师有

个团长带了100人的敢死队从后山翻到

山顶上去，下面部队开始进攻，这就是张

古山战役。
仗打起来之后，伤亡很大，我每天除

了抢救伤员，还要转运伤员。我们医院在

德安以南十几里路的镇上， 每次要送伤

员到修水北边 20 里路的地方，每天我都

要带百十个轻伤员。伤员到医院前，一般

在前线团卫生队都处理过。 我们医院处

理那些没有处理过的，因技术不高，一般

都不能做手术，就是用急救包，包扎好送

后方医院。受伤很痛苦的，救不下来就死

了。 万家岭、张古山都是如此，我们担架

兵太少，很多人下不来。
因为汽车很少， 送弹药去前线的车

回程带重伤员 ， 轻伤员都是自 己 走 去

的。 日本飞机就来了， 飞得很低， 不但

丢炸弹， 还用机枪扫射。 我们都趴在路

边的洼地里， 每次飞机来都有人死伤。
半个月左右天天如此， 这是抗战以来最

危险的时期。 我们年轻人为了抗战， 都

是不怕死的， 院长也让我们坚持下来。
部队经费很困难， 各种设备跟不上。 医

院里一般都是一些救急包， 还有夹板。
药品一般都是消化道、 呼吸道药品， 药

少， 医疗条件不好。
医院伙食很简单，几乎没有荤菜，都

是素菜、素汤，吃得都是陈米。 抗战时候

官兵生活很艰苦，营长以上要好一点，连
长以下都是很苦的。 1943、1944 年前最

困难，营养根本谈不上。 后来，美国支援

我们才有了肉罐头吃。后勤补给也很差，
军服一年发两件，夏天单衣、冬天棉袄。
有了美援，每人能发一条羊毛的黄毯子。
不过，抗战时候部队（官兵）逃亡很少，抗
战胜利后反而有很多人回家去了。

万家岭战役打了 20 多天， 结束了，
106 师团基本被我们消灭了， 是最凶的

一次战争。 74 军立了大功。
长沙战役开始后，74 军奉命从江西

出发支援长沙。部队到浏阳过捞刀河，到
了一座三四百米高的交吉岭（音）。 日本

人侦查到 74 军从这里过，来了 9 架飞机

轰炸，74 军损失很大，超过了在淞沪、南

京的损失。我们十几个同事，包括院长都

因过捞刀河时船翻了，牺牲了。部队到醴

陵集结后，就往长沙开去了。
敌人离长沙四十里的时候， 发生了

长沙大火，烧死了很多人，城里没有几间

房子。当时长沙警备司令叫酆悌，是黄埔

一期的，被枪毙了。 以后，74 军改到了第

四方面军，保卫全国最大的、陈纳德搞的

芷江飞机场。

ｗww．whb．ｃｎ
２０17 年 12 月 13 日 星期三8 第 486 期

主编/郑蔚 责编/付鑫鑫 天下

感受我们不知道的“抗战微历史”
———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抗日老战士

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首席专家张连红
文汇报： 您是怎么会想到申请担纲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抗日老战士口

述史资料抢救整理》的？您当时怎么理解

这个项目的意义？
张连红 （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

究中心教授）：《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

抢救整理》是 2015 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其实，早在 2000 年，我们南京师

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就开始做南

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口述历史了。 幸存者

是个很大的概念， 其中也包括了参加南

京保卫战的抗战老兵。 在做南京大屠杀

幸存者口述历史的过程中， 我们已经认

识到做抗战老兵口述历史的重要性。 因

为在长达 14 年的抗日战争里，在前面几

年，中日双方的实力对比，始终处于敌强

我弱的态势，战争环境非常险恶，所以我

们抗日部队留下来的档案资料 非 常 有

限。 我们各级档案和图书馆等部门所藏

抗战期间的档案文献资料， 大多偏重于

记录政府主要领导人、 社会上层精英和

军队司令长官的活动，偏重于记录政治、
军事作战重大决策和重大战役等宏大叙

事， 而对于诸如抗战期间， 士兵衣食住

行、奖惩抚恤、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武器

装备、情报侦察、通讯联络、医疗卫生、娱
乐生活、战场尸体掩埋、战时俘虏等军队

生活细节， 这些资料在档案文献中很难

找到，因此亟需通过口述访问加以补充。
我们共产党倡导的抗战是全民抗战，战

争的主体是由一个个有血有肉、 有父母

有家庭的将士组成的， 每一位抗战老兵

都有一部抗战的“微历史”。 在第一线与

日寇拼死搏杀的抗日将士， 无论是国民

党军队，还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

军，绝大多数基层官兵都是农民的儿子。
他们的文化程度有限， 很少有在紧张战

斗的间隙写日记的习惯； 就连战地书信

都十分难得， 很多书信可能是让战友代

笔的。所以，他们作为个人在战争中经历

的一切，胜仗和败仗、苦难和欢乐、绝望

和信念、牺牲和爱情，都在他们的心里，
能用文字和图片的形式保留下 来 的 很

少。这些年，我们采访的老兵大多数都在

95 岁左右，年龄最大的老兵已 107 岁。
他们的记忆再不“抢救整理”，对我

们民族、甚至对人类来说，就永远失去了

极为珍贵的记忆。
文汇报： 现在各地有很多志愿者也

出于一种自发的历史责任感， 积极投身

抗战老兵的口述历史抢救整理工作。 你

们作为一项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
在抗战老兵口述资料的抢救整理中，会

特别注意什么？
张连红： 我们特别注重个人口述历

史的“历史价值”。此前，历史学专业人员

参与抗战老兵的访谈较少， 严重制约了

抗战老兵口述访谈的质量。 口述史研究

不是简单的复原历史, 而是与历史对话,
是访谈人与受访人的双向互动交流。 受

访者在讲述历史时，受年龄、记忆和情绪

等诸多因素影响，可能出现张冠李戴、前
后倒置，以及片面主观，甚至故意颠倒是

非等情况。 正如上海社科院的熊月之教

授说的，“访问者要具备良好的历史学素

养、广阔的知识面、熟悉从事某一课题的

专业训练 ,通过提问、讨论、串联、整理，
使访谈资料得到补充和完善， 使访谈质

量得以提高。 ”
但长期以来， 学术界访问抗战老兵

的专业人员参与太少， 访谈者主要是记

者、作家和众多志愿者。他们虽然进行了

一些难能可贵的抢救性采访， 但一些口

述资料尚缺少“历史价值”，甚至出现一

些史实错误。因此，我们的访谈组通常由

一位专业老师带领两至三名硕士生志

愿者组成，访谈前要进行严格的培训，
对抗战史要有必要的知识储备。 访谈

提纲问题非常具体， 分为入伍前的个

人基本情况、入伍情况等 8 个方面，近
40 个大小问题。

文汇报： 在参加抗战老兵的访谈

过程中， 老兵哪些讲述给您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张连红： 只有当我们走进抗战老

兵的内心，静心聆听，我们才能真正感

受到当年无数年轻人弃家报国的激情

热血， 才能真正体验到战争的残酷无

情，也才能真正触摸到历史的温度。举
个例子， 今年暑期我们采访一位老兵

徐青（化名），他的故事令人久久无法

平静，无法忘怀！
在访谈即将结束时， 徐老经过再

三犹豫后，面对我们七位访问者，才第

一次勇敢地叙述了他一生最难以启齿

的痛苦经历。 徐老 1922 年 1 月 24 日

出生于山东邳睢县，父亲是私塾老师，
徐老在家中排行老五， 上面有四位哥

哥。 1939 年 11 月，徐老已 17 岁，能歌

善舞，报名参加山东八路军南进支队，
先做文书，1942 年入文工团， 是年底

入山东青年训练班培训。 1944 年的一

天，支队中 10 余名文工团干事集中在

村中开会研究工作， 突然哨兵发现几

名日军押送三辆骡车经过， 于是战士

们决定立即打一个埋伏， 几名日军稍

作抵抗便弃下骡车瞬间逃走， 战士们

十分高兴， 发现骡车驮运的是很难见

到的美食，有酒、有肉，十分丰富。这些

文工团里的年轻人， 从没有见过如此

丰盛美食， 便私自决定将缴获的美食

聚餐分食。 殊不知， 这是日军故意下

毒 ，13 名 文 干 团 干 事 食 用 后 纷 纷 中

毒，呕吐昏厥而倒。 徐老记得真切，他
是第二个倒下的。此事发生后，上级立

即安排护送中毒者前往陇海路南，分

散在百姓家中养伤， 一个月后才慢慢

治愈。在治疗过程中，徐老同村里负责

的妇女主任岑玉兰（时年 21 岁），朝夕

相处，萌生爱情，便很快结婚。 但不知

为何， 中毒事件后， 徐老身体出现异

常，虽然结婚，但妻子却不能怀孕。 据

徐老介绍，中毒的 13 名战士中多数都

出现了相同症状。 此事令徐老十分伤

心， 他自己以及一些知道此事的战友

曾多次劝说岑玉兰离婚另嫁， 但岑玉

兰始终不离不弃，一生陪伴徐老，直到

2014 年去世。 徐老谈及此事，对爱妻

内疚之情溢于言表，令人唏嘘不已！
文汇报： 通过抗战老兵讲述，对

14 年抗战的艰辛是不是有新的认知？
张连红：我们在访谈中了解到，无

论是国民党军队， 还是八路军和新四

军，一线官兵大都是一天两餐，很少有

老兵回忆一天吃三顿的。平时不见肉，
甚至没有菜， 八路军新四军的主食经

常是红薯， 国民党军队的后勤保障大

多比较落后。一旦战斗打响，无论是八

路军新四军，还是国民党领导的军队，
两三天饿肚子和鬼子拼命是常事。

文汇报：从 2016 年上半年正式启

动抗战老兵的口述历史以来， 课题组

至今总共访谈了多少位老兵？其间，又
有多少位老兵离世？

张连红：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
课题组在江苏 、安徽 、山东 、河南 、陕

西、广西等十四五个省市做了访谈，完
成访谈的老兵人数已逾千人。其中，我
们已知的离世老人超过 40 位。 所以，
我们真的是和时间赛跑啊！

老兵毕德成：抓了一个伪师长，奖了一件白布衬衣
我叫毕德成，家住沛县龙固，现在

90 岁，16 岁参加八路军。 我们在徐州以

北、沛县、丰县这一带活动，那时生活相

当的苦，吃的跟着群众吃，没有军装都是

便衣。有时一夜挪三四个地方，在一个地

方怕敌人来偷袭。 我们那时只有三十多

个人，跟沛县的鬼子打得最多。

用手榴弹狠狠地炸鬼子

第一次跟鬼子打仗， 是大梁寨南的

肖庄， 中间是一个土公路。 我们在肖庄

西七八里路的地方住着， 两个侦查员回

来报告说， 有日伪军 30 多个人， 拉了

10 个 大 马 车 往 南 去 ， 那 时 我 们 连 长 、
也叫队长， 喊着我们就出发了。 我们从

肖庄的西头 ， 一直跑步进到那 个 公 路

上 。 日本鬼子都在那个庄街里路 上 休

息， 等我们进到街里时， 日本鬼子就发

觉了， 他们全部撤到公路东边沟里去。
我们上到公路以后， 开枪打敌人； 日本

鬼子在公路里头， 刺刀都安上了。 我们

刚打了一排子枪， 还有的没打完， 鬼子

端着刺刀就上来了， 跟我们拼刺刀。 那

时， 我们哪有刺刀？ 一直打着枪。 打死

打伤鬼子十几个， 这次， 我们连长也牺

牲了， 受了损失， 这是第一次打仗。
第二次打湖里。 那时湖里全是种的

麦子，日本鬼子带着伪军去抢麦子，我们

发动群众， 带了几百人也去那个地方抢

麦子。那时，沛县的鬼子也就 30 多个人，
有 200 多个伪军，又打了一次，敌人冲锋

三回都被我们打下去了， 打的时候都拼

手榴弹，打死打伤几十，到最后保护了群

众，我们把麦子抢回来了。这是第二次跟

鬼子打仗。
第三次， 是在沛县以北， 有个小张

庄，现在叫张庄公社。那个地方住着伪军

一个连，鬼子呢，有的说是一个连有的说

是一个班。他们在地里头盖楼房，四个角

里四个楼房，周围两道沟，两道壕沟。 那

时，我们叫沛铜大队啦，从东南角里头，
一道沟一道沟地爬过去， 沟里头还有腿

肚深的水。我们组织了三个小组，第一个

是手榴弹组，身上前后背的手榴弹，篮子

挎着手榴弹；第二组是梯子组；第三是突

击组。手榴弹组过去以后，往敌人楼上扔

手榴弹，四个角是四个小楼，我们从东南

角那个楼上（进攻），手榴弹组就往里扔

手榴弹，他楼上有枪眼。我们从枪眼里头

塞手榴弹进去，把敌人打死的打死，打跑

的打跑，梯子组架上梯子，突击组从梯子

上爬楼上去。 但我们爬到东南角楼地上

后，发现敌人中间院里头还有一个大楼，
鬼子在大楼里面，四个角是伪军，日本鬼

子在楼上打得相当的凶狠。 我们爬回东

南角的楼上，发现院中间是个三层楼，鬼
子用机枪往下打。我们怎么办呢？东南楼

跟院中楼中间有个连通的小房子， 我们

从小房子上面往大楼上爬， 爬到大楼中

间还上不去。上不去只能往上甩手榴弹，
甩几个手榴弹， 梯子组再架上梯子往屋

顶上爬，就这样子把日本鬼子消灭了，把
大楼夺过来了。 日本鬼子里有一个带洋

刀的家伙，死在楼里，也不知是自杀的还

是我们打死的。

反冲锋抓了个胖师长

1945 年 ，在沛县西南罗庵子 ，有个

徐州的聂胖子带的一个师有四五千人，
来这个地方扫荡，准备消灭我们八路军。
那时，我们都改成大队了，配合三分区的

八团和七团。 七团在沛县以北往丰县去

的路上，我们在罗庵子东边有半里路，八
团住在罗庵子。八团名义上是个团，其实

有六七百人， 那时武器相当的孬。 天一

明，敌人就把我们包围了几层，然后就开

打，一直打到下午三点钟，打得很激烈。
我们的武器不行，人也少他好多倍。这时

很紧急，再打我们就很危险了，手榴弹、
子弹都打得差不多了。 大队的政委给大

队长说，给八团联系一下。隔着半里路全

是高粱地，派了三次通讯员给八团送信，
一回去两三个，没一个回来。 路上、高粱

地里都是敌人， 所以大队长和政委就相

当急。 问谁愿意去，我说，我愿意去。 他

说，小鬼你太小。 我那时还很小呢，我说

通讯我不怕。又有一个姓崔的，他叫啥名

字我忘了，崔啥升，俺俩去了。高粱地里，
也有死的敌人，也有死的咱的人，通讯员

都在那个路上被打死了，俺俩往那去，走
了不到一百米，那个姓崔的被打伤了，我
不能把他扔了……我背着他，还背不动，
前面有 30 多米是开阔地，一点隐藏的地

方都没有，敌人有几挺机枪在那封锁着。

俺一抬头，敌人的机枪就打得很紧。
在那个时候， 罗庵子里头咱的部队也发

觉了，他想敌人为什么往这个地方打？八
团远远地看见我们问：“你们是干啥的”，
我说，是沛铜大队来送信的，请你们掩护

掩护我们。 他说行行， 用机枪掩护着我

们，跟敌人打着，我先爬过去。 排长又派

人把伤员背过去了。找到八团的苟团长，
我向他报告情况。 他说，你怎么回去？ 我

说，你派部队送送我不行吗？我得回去给

领导汇报。于是，他派了罗庵子东北角的

连队，往外突击。 敌人包围得很近，百十

公尺远。 敌人那个聂胖子师长正好去前

沿督战， 在离罗庵子有半里多路的地方

有个大柏树林，送我的这个连队呢，也去

那个地方突击。 一突击，敌人就往后撤，
一下子把聂胖子师长丢在这里面， 他大

胖子跑不动， 就藏在柏树林里坟头的供

桌子底下。 我跟着连长冲过去就说，“连
长连长，那石头底下有个人。 ”聂胖子趴

那不敢动了，我们就把他俘虏过来了。敌
人见师长被俘虏了就垮了， 我们部队就

反击杀过去了，把他的师消灭了，这是打

罗庵的事。
我还立了一功， 受到军区领导的表

扬。那时条件很差，上级奖给我一个棉花

织的白布衬衣， 这里用红布弄了两个字

“英雄”，贴在那上面。
（老兵口述史资料由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 《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
整理》课题组提供。 ）

■国家公祭日特别报道（上）

专家访谈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连红 （右一） 在访谈抗战老兵王刚。

老兵李连仲： “我们团医院技

术不高， 一般都不能手术， 就是用

急救包， 包扎好送后方医院。”

老兵毕德成： “日本鬼子里有

一个带洋刀的家伙，死在楼里，也不

知是自杀的还是我们打死的。”

右图： 年轻的抗日战士。
（均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供图）


